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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龚阿媛
记 者 马宇平

杨元凯希望火烧得快一点，离他再近

一点。

四号隔离带，是阻挡山火进入重庆缙

云山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位武警重庆总队

机动支队的班长，站在 3号点的小山坡上，
带领着 6个队员架着水泵，等火从悬崖底
部窜上来。

火从两个方向来。西侧的山火已经烧

了 4天 4夜，虎头山最初的 3个起火点，经
过不断复燃，烧过了城门洞、马鞍山，直逼

缙云山。森林发出噼里啪啦的灼烧声，越发

清晰，杨元凯目测，火距离他只有 20米了。
此时是 8月 25日 19时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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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时 37分，在第四号隔离带的起点
处，顺着东南风，云南的森林消防员点燃枯

枝，又添了一把火。

在他们的设想里，当晚的东南风会引

着隔离带点燃的火，与马鞍山烧过来的火

相撞，“火攻法”使得结合部缺氧，从而失去

燃烧条件。

使用这种消防员教科书里的灭火法，

是当天下午 4点之后才决定的。指挥部的
官兵们发现重庆开始起风了，远处的浓烟

背对着缙云山往起火点飘，云南省森林消

防总队判断风向后提出“以火攻火”，气象

局专家也印证了接下来几个小时的风向，

非常适合采取这一策略。指挥部当即决定

反守为攻。

“等灭这场火太久了”，杨元凯焦急地

想早点结束这场战斗，同时他又用水泵打

湿面前的树梢，尽可能地延缓山火的蔓延

速度，为后方争取更多安全时间。

他们白天刚在马鞍山结束与山火的搏

斗，下午 1点赶到隔离带。等待他们的是十
个多小时的战斗。防化洗消专业的杨元凯

接到任务，要求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内，把出

水管从隔离带的起点，铺设到 4号点位。
4号隔离带自下而上，依次被分为 6个

点位，两个点位之间的直线距离平均为 150
米，全程海拔接近 1000米。隔离带上有超过
70度的坡、悬崖、和连绵起伏的黄土地。
杨元凯一行人背了十个麻袋装的共

900米消防水带，却远远不够。
最终，他们用了 1500米的消防水带完成

了 4个点位铺设。有 600米消防水带，是依靠
隔离带上站成纵队的志愿者，通过接力传递

到他们手中。这为他们争取了更多的时间，

他们按时完成了任务，保留了体力。

北碚区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杨泽旭告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8月 25日 0点整，他
们发布了招募志愿者倡议书，很快在微信

公众号的阅读量突破十万。当天他们就招

募到 8600余名符合要求的志愿者，他们甚
至来不及赶制往常志愿服务的“红马甲”，

只能发放统一标识贴在袖口或胸前。

李雅雪凌晨两点看到倡议书就报名

了。她曾在西藏当兵时，做过卫生员，能做

基本的急救清创工作。她加入了医疗志愿

者群，群里汇集了各大医院的医生护士，包

括兽医。一个医生申请在隔离带值夜班，他

凌晨 4点必须往回走，医院早上 7点左右查
房，他赶回去看两个重要病人。

李雅雪看见下午发布在群里“急需 4
名男医生”的消息，晚上这条消息的截图还

在朋友圈里被广泛传播。烫伤膏短缺的消

息一发布，留下联系方式医生的电话被打

爆了，晚上还有朋友问她需要不。

重庆人都惦记着山火，志愿者报名人

数太多，一位开网约车 40岁的退伍老兵，
没能选上。

一位做了多年消防节目的编导，第一

时间捐赠了家里囤的饮料和泡面。在山脚

的物资集散中心，他看到现场搬运的志愿

者有 100人左右，远远超过了微信群里“需
要 30人”的招募目标。一台物资车来了，几
十个人跑过去，志愿者开玩笑“和抢生意一

样”，“脑壳不灵光，业务都拉不到”。

一位做生意的老板，看见现场人员管

理有些混乱，立马召集了现场的 5个人，让
他们分别管理 30个人，要求大家做到不堵
马路，不添麻烦，随叫随到。

张俊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加入了摩托车

大军。他在摩托车圈子里号称“二馒头”骑

“125的大神”。2019年他用一辆豪爵摩托
车，在重庆举办的中国摩博会上，万人面前

耍特技而出名。他从十几岁开始骑摩托车，

后来开大货车、买卖二手车、给摩托车品牌

打广告、晚上还兼职跑摩托车赚钱。北碚区

摩托车起步价 6元，一晚上他总能赚个几
十、上百元。

8月 21日晚，他召集了十多个熟悉的摩
托车友前往第一个起火点，虎头山。谭玉涛

接到他消息时，已经结束了晚上 9点半的厨
师工作，正在跑摩托车赚外快，当时他刚赚

到 20多元。两人是十多年的好友，谭玉涛一
身短裤短袖，踩着拖鞋就赶去了火场。

第二天早上 8点，张俊发送了一条需
要摩托车骑士志愿者的抖音，很快有超过

60万的观看量。他的电话被打爆了，骑车
的时候都需要腾出手接听电话，有些是志

愿者边报名边问火场地址，有些是捐送物

资。他顾不上一条条回复，之后的召集消息

他都发在朋友圈或是抖音上，广而告之。

私家车、摩托车、越野车都加入进来

了。三种车型在马路、山路、土路上接力运

送物资、志愿者、救火官兵。

这些交通工具也不能把大家送到火场

点，技术好、胆子大、开着越野摩托车的骑

手勉强可以骑到隔离带的第二点位，但这

样的情况并不多。大多数时间，志愿者只能

扛着物资向上攀爬。

决战当天，杨泽旭观察到，现场志愿者

有三四千人。他和 600多名志愿者在隔离
带上排成人墙，手传手地把需要的物资运

送到最前线。一名志愿者回忆，从下午 4点
到凌晨两点，这种传递没断过。空气里弥漫

着粉尘，路上的浮土把脚背都盖住了。

晚上，志愿者戴着头灯站在隔离带靠

近缙云山脉的一侧。4号隔离带横在志愿者
与救火官兵之间。最宽的地方超过上百米。

火越来越近了。官兵们带着水泵与热

浪正面交锋，另一侧的志愿者也不敢掉以

轻心，他们需要关注是否有火星被风吹过

隔离带，从上空落下，一旦出现这样的火

星，需要第一时间用灭火器灭掉。

一边是救火官兵面前红色的火焰，一

边是白色的灯光人墙，两条线从隔离带低

端最宽阔的位置，向山顶汇合，形成了一个

“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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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时 15分，“反攻”过去半小时。
火终于从隔离带低处，自下而上，窜

到了 3号点位，距离杨元凯不足 10米。他
们面前形成一堵火墙，只见滚烫的红光与

浓烟，火星落在头上、身上，热浪把他们

烤得通红发烫。

透过浓烟，杨元凯瞥见蓄水袋中，水

只剩下三分之一。手里靠汽油发动的水泵

已经滚烫，他感到了害怕。

决战当天，隔离带高处点位的水和灭

火器一度短缺。

志愿者陈正乾走到 5号点时，已经没
有物资让他们向最后一个点传递了。等不

到物资的时候，他们只能徘徊在五号点附

近的区域，寻找黄土里被掩盖着的水和灭

火器。如果幸运找到没有喝过的水，他们

就会留给前方的官兵。一个老先生口渴，

在旁边的土里，刨出七八个瓶子，才勉强

凑成一瓶水。

人越往上走越少。

陈正乾一行 15人，在最初的物资集
中点，被安排直接支援 5号点。从 4号点
到 5号点，是隔离带上两侧距离最窄的一
段，总攻前指挥部考虑到安全问题，已经

撤走了大批志愿者。他们刚走上隔离带，

同行中的 3个人被拉进旁边的森林里去扑
灭火星。

除了保证山上物资畅通供应到各个点

位，志愿者对隔离带进行最后一次检查，

容易起火的东西要清理干净。决战前一个

小时，隔离带被排查出一个空白区。

杨泽旭紧急集结了 200名专业志愿
者，他们到达时，明火已经烧到离空白区

十几米的地方。志愿者需要跳下一个约 5
米高的坎，砍净附近的杂草树枝，清出约

20 米宽，三四十米长的区域。天色已
黑，那个区域长满了草，无法判断下面是

否有深沟，没有人犹豫，拿着镰刀，一窝

蜂地往下跳。

有人晕倒在半路。一个志愿者医疗群

统计的数据，决战当天中暑的人最多，其

次是烫伤。

冰块，在骑手们的背篼里滚动。消防

官兵把冰块包裹进毛巾，紧急降温，防止

烫伤、中暑。

8月 23日，北碚区一家饮料厂的老板
邹银银自费买了 160块冰。他不知道该送
到哪里，发朋友圈等人联系。当天，他接

了 500多个电话，有人将他误传为收取物
资的负责人，并转发了他的手机号在社交

平台上。

他尝试过在朋友圈澄清，但没有起到

作用。被闹乌龙的还有孙黎，他原本只是

到邹银银的冷库捐冰，他在两家制冰厂买

了 160块冰。结果，他被“冻”住了，被
志愿者封为“冰块团团长”，成了冰库物

资点的总调度。

一个阿姨对孙黎说，需要的话，可以

动员全小区用矿泉水瓶冻冰块给山上救援

的人。某明星的粉丝也送了两车冰，“爱

豆的家乡不能燃”。也有“网红”没直

播，搬了 300多块冰，一块冰五六十斤。
有志愿者的车被冰水泡了，自费修好，然

后又跑来送。

爱心人士送的冰块越来越多，邹银银

不得不把自家的雪糕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再后来，志愿者也来帮忙搬冰，量少的冰

放进私家车后备箱，量多的车厢里也塞。

数十吨的冰块“坐”着私家车、出租车到

物资点，再“骑”着摩托车上山，最后一

段最陡峭的山路由人背上去。

歇马街道管理物资的全弘艳 5天时间
里，接到了 2000多通电话，每天都有人
问现场最需要什么物资。

消防员 21日晚上第一次到达现场，
虎头山起火点附近的村民就送来了物资，

第二天一早物资已成堆。早上 7时左右，
一线官兵就会收到热气腾腾的稀饭、馒

头、包子或蛋炒饭，其他两餐也被安排了

盒饭。志愿者路过隔离带上的点位，会摸

一摸送上来的盒饭是否还热腾，如果官兵

顾不上吃，他们又会开始新一轮盒饭的传

递。一位消防员形容这次“要热的有热的，

要冰的有冰的”，而志愿者对他说的最多的

一句话，是“你需要什么”。

即使有时他什么都不说，志愿者也会

把手伸进装满冰块的桶中，找到最冰的那

瓶水，在递冰水前，还让他们喝一支葡萄

糖，最后留下藿香正气液、葡萄糖、生理盐

水。送到他们手上的，还有新买的充电宝、

防潮垫、凉席等。

“上面一喊要水，我们就迅速传水上

去。喊要灭火器，我们就赶快传递灭火

器。”一名志愿者回忆。

隔离带上，有高中模样的少年，短袖的

肩膀部位已经滲出血印。几个少年在休息

时围坐在一起，讨论即将毕业的高中生

活。60岁左右的退伍老兵，说自己年龄
大了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尽自己的全力，

将一把二三十斤的油锯送往隔离带的最高

处。穿着运动紧身裤的健美女孩，背篓里

装着三支灭火器，两只手还分别提着一

支。她也不和谁说话，只低头快快地走，

别人送一趟的时间她可以送两趟。

一个在火场待了 4天的志愿者总结：
“提一支 6公斤的灭火器上山至少要半个
小时，但是用完一支只要 30秒到 1分钟”。

3

风向变了。21时 40分左右，半山腰
的明火才刚刚控制住，5号点的火灭了又
来，风一吹，火更旺了。

除了头顶上的一排灯，陈正乾已经看

不清周围的环境，眼前只剩下火光、黑烟

和黄土。

他与缙云山已经结缘 20多年，四川
美术学院毕业的他，2007年创作了 《缙
云情话》，这后来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他

在画作中，用了象征尊贵帝王的明亮黄

色，代表河流，给寂静的山脉增加激情与

动力。

如今，缙云山脉最扎眼的黄色，便是

他面前的这条漫天黄土的隔离带。

他所在的 5号点位，是隔离带上最
窄、最脆弱的区域，宽度只有 10米左
右。挖掘机曾在开垦过程中，坠入森林。

当时，武警重庆总队机动支队大队长

罗绪涛听见呼喊，赶紧带着队员顺着划

痕，在下面 100多米处，找到了挖掘机的
残骸。挖掘机整个翻了个身，底座的履带

朝上，手臂被整个机身压在了最底下，驾

驶室已经解体。

罗绪涛找到驾驶员时，只见他脸上毫

无血色，还有意识可以对话。他们将他放

在担架上，通过接力送到了山下的医院。

检查后发现，驾驶员身上多处骨折。

罗绪涛见证了第 4号隔离带从一片森
林变成土坡。

早在 22日，指挥部就把这里作为最
后的防线，开始着手准备了。 22 日 16
时，罗绪涛刚刚结束了江津扑灭山火的任

务，带着 80余名官兵转战北碚。他们看
着第一台挖掘机驶入森林，当时距离他们

3公里以外的一道隔离带失守。
迫于形势，尽管罗绪涛带领的 80多

人里，有很多新兵，但不得不全部上阵，

通宵作战。他安排老兵和新兵交叉站位，

让彼此记住前后方是谁，来确保队员的安

全。

之后的几天时间里，他们不断拓宽隔

离带的宽度，民间油锯手们也加入其中。

志愿者群里，大家都把这条隔离带视为

“最后的一道防线”。

首先由挖掘机对陡峭的地形进行平

整，官兵和油锯手们再负责切断粗壮的树

枝。不会用油锯的志愿者就用砍刀，对着

小一点的树枝砍伐，还有志愿者听说“会

油锯可以上前线”，就先报了名，到现场

再看说明书或网上的视频，学怎么使用油

锯。

松树油脂多，有些直径超过了 50厘
米，砍伐一颗大松树，需要至少 5分钟。
而一把油锯往往砍几棵大树，链条就会出

现松动，现场还有专门负责维修和调试的

志愿者。

终于在 8月 25日下午 5点 45分，4号
隔离带被打通，全长 1.36公里，平均宽度
达 60-80米。这是最后的一道防线。
此前，虎头山的隔离带在 23日晚 22

时左右，失守。这道隔离带的最后 100
米，刚好是一段悬崖，挖掘机无法到达，

没有完全打通。当时，负责这道隔离带的

官员，最坏的预期便是火从这个悬崖处烧

起来。为此，他们利用飞机不断对那片森

林植被浇水。

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火势果然从

那处悬崖向上窜，悬崖两端的树木在空中

迎着风，交叉在一起，火星漫天，引发了爆

燃。不到半小时，那座山头就被烧掉了。

一名武警通过观察一整夜山火的蔓延

形势，计算出火势基本以每小时 100米的
速度，向缙云山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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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点 9分，火烧到了最高 6号点。火势
从下方沿着山脊上的第一个垭口处往上

冲，整整形成了一堵二三十米的火墙。

消防员曹怀锋的十几个队员，就站在

这火墙前。他在几百米外的蓄水池旁边，

时刻关注着水量是否充足，“不能让我的兄

弟在前面烤”。蓄水池刚挖出的时候，因为

铺设的袋子有破损，蓄水能力不足，他的

一个队员直接跳下去，用石头把一个个缝

隙盖好。

对讲机那头失去了消息。

曹怀锋联系不上自己的队员，慌了。

他在浓烟中完全无法看到前方的情况。他

往第一个垭口处冲，没有见到人，翻过一

个山坡，才发现队员已经转移到第二个垭

口处，开始了新一轮的灭火。

而在他们后方的一片小树林里，武警

官兵带着 100余人，拿着灭火器扑灭飞来
的火星。尽管树梢已经被淋湿，但是地上

的落叶枯枝，在高温下，只要遇上火星，

便会立即燃烧。

为了第一时间逮住火星，他们关闭了

头灯，手持灭火器等待着。最后，灭火器

用完了，他们就用脚踩，用手扑。

随着山顶的明火被扑灭，4号隔离带
的胜利终于在 25日 23时到来了。经过 5
天 5夜的奋战，北碚的山火明火终于在这
里被阻断，保住了缙云山和主城区。

曹怀锋的队员平安撤退。这时，他才

知道，站在最前方的一个队员的大腿早在

总攻前就被落石砸中，没有吭一声。

在一片欢呼之后，现场逐渐安静下

来。曹怀锋的队员开始就地休整，树林里

的官兵继续与火星对抗。

队员们不知道凌晨 3点，曹怀锋接到
任务，要检查拉到璧山区的水管供水是否

正常，那边的明火尚未被扑灭。

他没有叫醒刚刚下火场的队员，独自

一人走小路去检查水源，蚂蚱在头灯前乱

撞，沿途还有墓地上的花圈带给他惊吓。

走到璧山区，曹怀锋看着源源不断的供

水，又赶紧返回，担心后面还有一场硬仗

要打。

隔离带 6号点所在的山脊，另一面就
是璧山。25日下午 5点之前，两处隔离带
在山顶汇合。“必须要两股力量，同时才

能保住”，曹怀锋事后偶尔也会想，如果

那天任何一方的总攻失败，另一方的努力

就会功亏一篑。

26日 8时 30分，随着璧山区火场得
到控制，两个区所有明火全部扑灭。

凌晨两点，5号点位传来了快餐，陈
正乾和志愿者们又饿又累，也不舍得吃，

留给了救火官兵们。就连一包豆干，也顺

利通过 5号点向上传着。下山时，陈正乾
装满药品的包，只剩下一两支掉落在底部

的葡萄糖。

谭玉涛站在山顶看见火被控制之后，

又忙着运输志愿者下山，从晚上 12点，
一直送到凌晨 4点。回家后，他高兴地喝
了两瓶啤酒，睡前退出了所有的志愿者

群，手机终于消停了。

总攻前的两天三夜里，孙黎和邹银银

他们一共运了约 3000块冰。孙黎后来因
为劳累过度去医院输液，大家带着礼物去

看望他——一个塑料桶里装着一大块冰和

一条毛巾，作为这段特殊时光的见证。

北碚消防里做公众号的工作人员，把

志愿者们手牵手，和他们熬战的图片选作

封面首图。

陈正乾总攻结束后去清理垃圾，离开

前抓了一把山火烧焦的土灰，一把山路上

的粉尘，土灰中刚好有火点，烫到了手。

罗绪涛继续带着队员坚守在隔离带

上，27日一天，他们扑灭了 40多处余火。他
准备以后有机会，带着孩子把隔离带从头

走到尾，一个点一个点地给他们讲当时发

生的故事。

2000年的贵州新兵，在入伍后专用的
日记本里，记录着这一场战役。

一场大火，给 4号隔离带留下了松散
的黄土、随处滑落的石块和烧得焦黑的树

枝。这更接近了它原本的名字——这段隔

离带所在的地方叫“挖断坟”。

这一次，人胜利了。

决战缙云山：火与灯汇成“人”字

2022年8月25日晚，重庆救援人员筑成“灭火长城”守护森林最后一道隔离带防线。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强
见习记者 郭玉洁

床突然剧烈晃动，简易衣柜倒了、

墙上的画框掉了，瓶瓶罐罐的化妆品摔

在地上。9月 5日中午，四川甘孜藏族自
治州泸定县磨西古镇一家民宿里，员工

樊敏正在宿舍准备午休，突然意识到

“地震了”。她的宿舍位于地下室，经历

过汶川地震的她想着“要被埋进去了”，

顾不上穿鞋就往外跑。跑出房门，樊敏

发现遍地扎脚的碎瓦片，一位同事抱起

她跑到了安全地带。另一位同事在厨房

炒菜，跑出来时手里拿着锅铲，说“柜

子里的碗全摔了出来”。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 5日 12
时 52分在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北纬 29.59
度，东经 102.08度）发生 6.8级地震，震源深
度 16公里。此次地震震中在海螺沟冰川森
林公园，震中 20公里内的乡镇有磨西镇、
得妥镇和燕子沟镇。5日下午，四川甘孜州
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介绍，经初步勘探，

震中磨西镇、燕子沟镇通信中断。

不少地方陷入了短暂的失联状态。家

在成都的刘俊开始不断拨打电话，其父

亲、叔叔在海螺沟景区入口处的磨西古镇

开超市。他给父亲、叔叔、超市楼上的民

宿、超市隔壁的饭店，一连打了五六十个

电话。李娟在磨西古镇开了 7家民宿，9月 5
日她在成都。地震后，手机上 7个客栈的监
控全都断了线，20多个在磨西的员工全都
失联了，她一下午打了 100多个电话。
惊魂未定的人们想尽办法和外界联

系。地震发生时，泸定县得妥镇的陶鑫刚

收到地震预警信号，“倒计时都还没开

始”，就被地震波从沙发上颠了下来。从二

楼卫生间跑到一楼，发现自家大门在地震

中变形，无法打开。他返回二楼，站在阳台

喊人撞开门，才逃出去。

等他打算联系住在县城的老婆孩子

时，发现手机没了信号，电话怎么打也打

不通，他急哭了。街上到处站着人。那会

儿，由于通讯失联，镇子上的很多人都在

叫喊着不同的名字，寻人。

他开始寻找他在镇上的亲戚、朋友，

并确认了他们的安全。随后，陶鑫又赶往 5
公里外，老丈人所住的联合村，路一度因

山体滑坡被阻断，他冒险从滑坡区跑了过

去。那条原本步行需要一个小时的路程，

他只花了半个小时，“根本不知道累”。

路上，他看到有人从大渡河东岸开

船，去接被困在大渡河西岸的掰玉米的农

民，看到岸边有担架床和救护车正等待转

移伤者，看到有附近的村民从山上逃下

来，也看到有人背着受伤的村民往镇上

赶，而附近的山体仍然滑坡不断。

他在一处山坡边的小路上遇到了正

下撤的老丈人，“心里的石头一下就掉下

来了。”陶鑫说，老丈人下撤时险些被一堵

倒塌的墙砸中。

他带着老丈人安全回到镇上，又骑着

摩托车去找手机信号，打算给县城和其他

地方的亲戚朋友报平安。摩托车是在镇上

借的，人们免费提供自家摩托车，把钥匙

留在摩托车上，“随便哪个都可以骑”。

他骑着摩托车，沿着 S211省道一路往
北，向县城方向前进。路上，他看见不少从

山上滚落的巨石，在地上砸出一个又一个

大坑，还遇到许多救援队的车，也有不少

社会车辆，有的从县城方向来寻人，也有

往县城走报平安。

陶鑫跑到 20多公里外的兴隆镇，才找
到手机信号。“信号断断续续的，”陶鑫说，

“只要能打电话就证明人还在嘛。”他打了

二三十个电话，让电话那头的人互相转

告，“都是安全的，不用担心”。

5日下午 6点多，李娟也联系上了在磨
西古镇的员工。李娟的七家民宿中的一个

房屋受损最严重，整体向后倾斜。其他房

屋主体稳固，但墙体开裂。她非常心焦，

“恨不得赶快飞回去”。她估计，这次的经

济损失要超过 100万元。员工还告诉她，古
镇有一栋 7层建筑只剩下大约 4层。
樊敏从宿舍逃出来后，在磨西古镇

拿着相机边走边拍，“想记录一下”。她

告诉记者，古镇中古街建筑损毁最为严

重，处于“半塌”状态，古镇中现代建

筑多数主体完好。她看到一栋木质建筑

的一层全部垮塌，一栋四层木质建筑处

于倾斜状态，路边有摩托车被砸，有轿

车玻璃被砸碎。古街建筑多为木质结

构，屋顶加盖瓦片，很多瓦片掉落下来

摔碎。樊敏看到，海螺沟幼儿园建筑主

体完好，庭院中两堵围墙倒塌。 5日下
午，她看到幼儿园孩子被转移到位于一

家酒店门前的广场安置。

樊敏及同事没有伤亡，但同事表姐被

倒塌的房屋砸中，救援人员找到她时，她

的一条腿被砸断、一只眼受伤。

陶鑫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得妥

镇上的一些房子在地震中损毁，有的被震

歪了，有的裂了缝，他看到两栋坍塌的楼

房砸在旁边的房子上。

当天夜里，36岁的陶鑫跟其他年轻人
一起加入到救灾的队伍中。他们在断断续

续的余震中帮忙搬运帐篷、面包，在临时

安置点烧开水，发矿泉水，有的是在镇子

上自筹的，有的是救援车辆拉来。他一直

忙活到凌晨 3点，发现很多人并无睡意，他
自己也睡不着。

“很多人一直都没怎么睡，还有很多

人到现在还联系不到家人。”陶鑫说，许多

人情绪低沉，自己虽是“劫后余生”，但心

理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他得知，在大渡

河对岸的繁荣村，地震来临时，一位朋友

的父亲正在地里除草，未能及时躲避从山

上滚落的巨石，不幸遇难，同村的另外两

个村民，也被山石砸中遇难。

在参与救援之前，陶鑫回过一趟家。

他再次看到的家，已破败不堪，整个房子

有些下沉，门扭曲了，房屋一楼的承重柱

爆裂，露出钢筋，冰箱、电视都坏了。他只

取了些厚衣服，将身份证、银行卡拿了出

来，便赶快跑了出去。

“人家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现

在）连个狗窝都没了。”陶鑫说，自家的三

层小楼是 2019年芦山地震后，在政府的补
助下，在原宅基地上借款新建的，这场地

震之后，房子也不敢继续住了，又要重建。

而在 5日晚上，因帐篷数量不足，樊敏
和同事回到民宿居住。夜晚，她又感觉到 6
次晃动，“每次准备要跑的时候就停了”。6
日上午 9点多，她经历了一次较大余震，
“能听到房屋结构碰撞的声音”。

海螺沟逸时光客栈老板和家人在救

灾帐篷里度过了一夜，一个帐篷里住了 12
个人，棉被也送来了。5日夜晚，她看到救
援人员一直在尝试发电，最后点亮了一盏

灯，建起一个能给手机充电的服务站。她

在不断的余震中一夜未眠。

(文中樊敏为化名)

他们在余震中一夜未眠


